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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 不知怎么就过去了， 仿佛

它们从未存在过， 我的意思是， 当凝重的

黄昏驾临， 当一段搓揉肠子的音乐响起，
当一阵寒风刮走掩饰暴露出最深处的微

温， 竟没有几件配得上心情的往事。
我可以说说最初那件事么？ 很早以

前发生的一件小事， 然后就忘了， 一忘

就是许多许多年， 然后不知是在哪个时

刻， 哪种情形下， 猛地一下从天外跳进

脑海， 又或者它一直沉睡着， 但某天突

然睁开眼睛， 忽地坐起。
那时我还小， 十岁左右， 没有同龄

的玩伴， 跟在哥哥们后面寻找机会邀宠，
我们一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 整支队伍

最后扎进一条半干涸的小河里， 抓捕壳

子还没变硬的小螃蟹， 不是为了吃， 螃

蟹还太小， 无可吃之处， 仅仅只是抓着

玩儿。 小螃蟹们被我们惊着了， 四下里

惊慌逃窜， 我们像练梅花桩一样， 踏着

水面上的石块歪歪斜斜行走， 不时弯下

腰来， 一手掀起石头， 一手及时伸向石

缝里黄褐色的机敏爬行物。 我们很快漫

过了半条河， 所到之处， 露出水面的石

头统统被我们翻了个个儿， 又干又白的

一面泡进水里， 水淋淋的青褐色底部仰

面朝天。 我知道这又是一个表现的好时

刻， 我总是力求用上好的表现去拉平与

哥哥们的年龄差 。 我的个头比他们矮 ，
弯腰的幅度因此不必太大， 只需微微哈

下腰就行 ， 不像他们 ， 一直一弯之间 ，
螃蟹早已仓皇爬出好远。 而且我的手天

生比男孩们灵活， 再说我也不怕被螃蟹

夹， 它们的钳子还没有变硬， 跟小奶猫

的爪子差不多。
最成功最兴奋的时刻总是伴随着眩

晕感， 我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觉得

自己瞬间长大， 足够跟哥哥们一样， 只

用一只手就可以掀开石头， 这之前， 我

都是用两只手轻轻挪开， 假装根本没有

注意到那只突然暴露在外的螃蟹， 等它

彻底放松警惕时， 才刷地一下扑上去。
那块被我单手掀开的石头端端直直砸上

了我的脚， 被水泡得又白又软的右脚顿时变

成了两块石头间的橡皮泥， 我相信我的脚

趾肯定断了， 我看到血流出来， 漫过石头，
流向河水， 一道红色的线向前流去。

哥哥们直起腰来听了一会我的哭声，
很快做出判决： 谁叫你不小心点的？ 然

后又去抓螃蟹， 傍晚将近， 螃蟹又那么

多， 再不抓走天就黑了。 他们卷着袖管，
低着头， 像一片杂色的云朝前漫去。

只有一个男孩蹚着水朝我走了过来，
看个头， 他应该是哥哥们中略小的一个，

也是最不起眼的一个， 我之前甚至都没注

意到他， 他移开压在我脚背上的石头， 发

现了血迹。 他环视一番， 去河边捋了几把

艾蒿叶子， 塞进嘴里， 费力嚼了起来， 我

闻到了艾蒿被辗碎时发出来的苦味， 又苦

又臭， 令人作呕， 难怪到了夏天我们都用

艾蒿熏走蚊子。 我很惊讶他不仅没有呕出

来， 反而咯吱咯吱越嚼越快， 浓绿的汁液

顺着他的下巴一条条往下流， 很快就盖满

了整个下巴， 他停住咀嚼， 朝手心吐出口

里的渣， 是一大团墨绿色泥状的东西， 他

用两根手指轻轻压成一块小饼， 蹲下来，
仔细敷在我的伤脚上。

艾蒿是止血的。 他说， 掬起一捧水， 漱

了漱口， 向前面的哥哥们追去， 那里有我的

亲哥哥， 就是刚才对我做出判决的那位。
血果然止住了， 而且还有股清凉而

舒服的感觉。
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告诉大人我在

小河里受了伤， 以及那个哥哥口嚼艾蒿

为我敷药的事， 他们很感动， 同时批评

了我哥。 他们认为这事本该由我哥亲自

来做。 我哥说： 我根本不知道她受了伤。
晚上， 奶奶给我洗澡， 双脚踩进水

里的瞬间， 剧烈的疼痛让我失声尖叫起

来。 奶奶仔细一看， 在我脚底那一面的

无名指跟部， 一道深深的口子， 像小动

物的嘴， 正饥饿地大张着。
哎呀， 方向反了， 他把药敷错地方

了。 我把他敷药的地方指给奶奶看。
奶奶看看脚， 又看看我， 两只老眼

越睁越大。
奶奶去找来家里的备用药， 把我的伤

脚抱在怀里， 边敷边说： 可怜的， 那得多

苦啊， 我活了一辈子， 都没嚼过艾蒿。
那以后我经历了很多事， 升学， 搬迁，

再升学， 再搬迁， 一再搬迁， 我没想到老

家是这样一种东西， 一旦你离开它， 以

后你每走一步， 都是离它更远的方向。
后来， 借踏青之名， 回去过一两次，

当年抓螃蟹的小河已经泯入地下消失不

见了， 想打听那个敷药的男孩， 却怎么

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 去问哥， 他也不

能确定 ， 在两个可能的名字之间摇摆 。
而最最令我痛心和自责的， 是我连他的

长相也回忆不起来， 就记得他穿一件褪

色严重的蓝布上衣， 头发微黄， 前面一

撮硬硬地翘起， 像有段时间流行的莫西

干头。
抓蟹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留在 老 家 ，

娶妻生子， 辛苦工作， 沉默平淡， 我怀

揣自己的小意图， 逐个去面对他们， 果

然， 那些开始混浊的眼睛告诉我， 他们

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情， 他们永远都不

会做那种事情。 艾蒿怎么可以入口？ 它

可能有毒！
又一年， 无意中听说， 老家一个当

年的男孩， 后来很奇怪地在一个月圆之

夜发了疯 ， 从此音信全无 。 与此同时 ，
我的记忆神奇地复活了， 几乎可以肯定，
他就是那个敷药男孩， 他的确有过一件

褪色相当严重的蓝布上衣， 他所有的上

衣都褪色严重 ， 他连头发都褪色严重 ，
他还那么小 ， 就已经跟他的衣服一样 ，
很旧很旧了。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一定是他。 能发疯的人必定是心底

柔软之人， 心底柔软之人， 才会对薄暮

之中放声大哭的受伤女孩动起恻隐之心，
丢下坚硬如铁的同伴们， 像尝百草的神

农般往嘴里塞进大把艾蒿。
我欠了他了， 这辈子都无从报答了，

当年得到的刹那间的怜惜， 被多年的遗

忘发酵， 足以膨胀成一条命的沉重。
命若流星， 唯有记忆永恒。 不知名亦

不知面目的敷药男孩， 如果我正式追认你

为我的初恋， 你可有不同意见？

在香港，我读了十三年女校
黄芷渊

一

我读了十三年女校。
近年不少以校园爱情为题材的电

影上映， 例如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

的女孩》 《我的少女时代》 等， 很多

人看完纷纷说有共鸣， 勾起很多中学

回忆。 然而， 对于女校生来说， 这些

校园式恋爱故事从未发生在我们身上，
因为班上没有男生。

香港的学校分为男女校、 男校和

女校。 我就读的学校———圣士提反女

子中学是香港一所拥有过百年历史的

传统女校， 学校主楼是被评为香港法

定历史古迹的西式建筑， 学校小花园

绿树成荫， 作家萧红的部分骨灰就埋

在花园一棵大树下。 为了培养学生的

淑女特质， 学校多年来一直以蓝色旗

袍作为校服。 带有民国风味的设计加

上贴身裁剪特色， 让豆蔻年华的女孩

穿起来亭亭玉立， 既衬托女孩的典雅

气质， 又不失几许书卷气息。 走在校

园里， 犹如漫步在一片蓝色海洋中。
在女校的世界， 异性总是令人关

心的话题。 校园里除了男教师和工友，
就没有其他异性了。 于是学校外每一

次浪漫邂逅都会成为姐妹们茶余饭后

热议的话题。 男女校潜移默化培养学

生与异性沟通的技巧， 但女校女生则

缺乏这样的环境。 我从小在女校就读，
一直认为单性别教育是很正 常 的 事 ，
直到一次参加跨校交流活动， 才发现

自己仿佛是异类。 后来和其他女校生

讲起那种感受， 才发现这是女校女生

必经的适应阶段。
除了姐妹情谊， 女校还有一种独

特现象， 就是低年级女生对高年级女

生的仰慕之情。 女校总有一些高年级

师姐是校园风头趸， 她们要么成绩特

别好， 要么就是有一些专长特技， 例

如擅长运动或在艺术音乐等领域有优

秀表现， 往往成为小师妹们崇拜仰慕

的对象。 每逢小休或午膳时间， 小师

妹都会躲在教室外偷看大师姐， 年度

运动会或学校办活动， 遇上机会和仰

慕的师姐合影， 小师妹都会兴奋不已。
这是女校生那些年的小秘密， 一

旦离开了校园， 故事就会结束。 而这

些故事， 我们从不曾在老师面前提起。

二

有人说， 女校毕业的女生都特别

有气质。 事实上， 我上女校的第一节

课， 就是学习坐姿和待人礼仪： 看到

老师和师姐要鞠躬， 穿裙子要注意仪

态， 校服裙要长至膝盖， 走路要小步

走， 说话也要细细声。 每天早上会有

老师和学生长在校门口检查校服仪容，
训导主任还会不定期进行抽查。 学校

除了重视学习成绩， 还要求学生谈吐

优雅、 泰然自若。
下课钟声响起， 多元的课外活动

拉开帷幕。 这时， 不同课室开始传来

乐器声， 家政室的灯亮起， 操场也热

闹起来。 我的学校注重全面发展， 每

个女生都要学习至少一到两种乐 器 ，
每个学期都要参加至少一项课外活动。
翻看二十世纪初的资料， 学校办学宗

旨是 “为中国年轻女性提供卓越的现

代教育， 在受到西方科学艺术熏陶的

同时， 她们也要保持本国良好的礼仪

和礼节。” 而往日的很多传统， 一直保

留至今。
当然， 女校还有另外一面。
女生之间会传小纸条， 从课室最

南端传到最北端的纸条， 内容可能就

一句： “刚刚那道题好难。” 师姐和师

妹间会以 “姐姐 ” 和 “妹妹 ” 相 称 ，
成群结队还要手牵手去洗手间是女校

常见的风景。 上体育课前要换体育服，
明明可以去更衣室， 偏偏喜欢在课室

关上灯， 集体蹲在地上更衣， 然后还

要随时眼盯着走廊， 赶在男教师经过

课室前换好衣服坐回原位， 再假装什

么都没发生过。 每天穿好校服整整齐

齐上学， 但一通过校门口的校服检查，
进了课室就什么形象都不重要了。 就

算冬天穿长袖校服， 热了就撸起袖子，
或者直接掀起裙子搧风。 上学时总嫌

校服太土， 想尽办法让它变短， 并誓

言毕业后再也不要看到它， 偏偏毕业

多年后还会怀念穿校服的日子。
女校女生总是打扮得很随意， 而

这种习惯， 一旦养成了， 可能就是一

辈子。

三

“女汉子” 遍布女校校园。 不骗

你， 我连跳舞都是跳男步的。
刚进大学时， 总会听到一些女生

说 ： “这 粗 重 活 应 该 由 男 生 来 做 ！ ”
“怎 么 搬 搬 抬 抬 不 让 男 生 帮 忙 呢 ？ ”
“你真笨， 暗示一下男生过来帮忙， 很

多事就不用自己做了。” 那时总觉得很

不习惯 ， 后来发现 “凡事自 己 解 决 ”
是女校生的共同特点。

男女校的女生一般比同龄男生成

熟， 但却没有男生活跃， 反之， 女校

因为清一色女生， 学生一般会有更多

不同机会， 而女校女生也会比男女校

的女生更为独立， 仿佛力气都特别大。
以前在学校办活动， 搬桌子、 搬

椅子、 运物资、 做决策等， 全部都由

女生自行解决。 不是说女校女生能力

特别强， 只是我们能自己解决的问题，
一般都不好意思麻烦别人， 久而久之，
也就养成了凡事尽量靠自己的习惯。

高中时学习社交舞， 体育老师让

我们两人一组 ， 扮演一男一 女 练 习 。
我长得高 ， 拍班照总是站最 后 一 排 ，
于是理所当然被分派学习跳男步。 当

年 体 育 课 跳 社 交 舞 考 试 还 得 了 个 A，
结果毕业后参加舞会， 第一次和男生

跳舞就接连和对方撞舞步， 不是我把

他踩着就是我俩互撞， 尴尬得对方都

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女生了。
而 “女汉子” 的很多苦衷， 只有

女校生才能体会。

四

而且我还做过 “男校女生”。
男校和女 校 总 给 人 神 秘 的 感 觉 ，

为了让单性学校的学生体验异性学校

的生活， 香港一些传统男校和女校每

年都会举办为期一星期的学生交换计

划， 两校的学生穿着自己的校服， 到

对方学校学习一星期。
中六那年， 我被选中参与和拔萃

男书院的交换计划， 那是香港另一所

拥有过百年历史的传统名校， 孙中山

先生也曾在该校就读。 记得在出发前，
老师特地召集我们几个女生 “训话”，
大概内容就是让我们背熟校训， 还有

看见男生该怎样表现得大方得体， 总

之就是不失礼。
突然到了一个新环境， 而且被大

量男生包围， 起初我们几个女生都很

不习惯， 于是紧紧挨在一起， 进出课

室或去洗手间都要集体行动。 后来我知

道， 其实班上的男生比我们还要紧张，
他们尽可能专心上课举手回 答 问 题 ，
反正就想给我们留下良好的印象。

女生在男校上课， 上体育课会被

围观， 走在校园前面的男生会自动让

路， 举手回答问题， 全班男生都会聚精

会神盯着你。 交换生要遵守对方学校的

校规、 作息及上课安排， 还要体验他们

的生活， 包括校风、 教学法等等。
而与此同时， 他们学校也有几个

男生来了我们女校做交换生。 我们学

校的交换生由老师点名筛选， 他们则

是先自行报名再经面试。 后来一个男

生告诉我 ， 原本六至八个交 换 名 额 ，
他们的报名人数多达六七十人， 结果

要经过两轮面试 “过五关斩六将” 才

选出最后几个交换生。
那是男校和女校的青葱岁月， 也

是真实版 “男校女生” 和 “女校男生”
的故事。

我读了十三年女校， 这些都是我

们那些年的故事。

两次大战之间美国的普及教育
陈晓兰

民 国 时 期 有 过 一 个 赴 美 旅 行 、 考

察、 学习的热潮， 由中央及地方政府、
实业、 教育、 文化机构、 公共媒体等各

类机构派遣的外交人员、 军政界官员、
实业家、 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 驻美记

者以及美国教会及公司资助或个人自费

赴美留学、 考察、 旅行者， 数以千计。
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赴美前后都是掌握实

权或话语权者， 有些则是在赴美之后完

成了个人的转型， 回国后在其专业和政

治、 文化领域发生影响。 这些赴美考察

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美国的教育。 他

们留下的旅美游记详细记录了对于美国

教育的考察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反思，
除了提出改进建议， 有的人后来还将这

些考察经验运用于具体的教育实践中。
教育与国民福祉、 国家安全的密切关系，
是这些赴美考察者不断强调的共识。

1915 年 ， 中华书局出版了伍廷芳

的 《一位东方 外 交 家 看 美 国 》 （陈 政

译， 题名 《美国观察记》） 极力赞扬美

国教育体制之完备、 经费之充裕、 学校

分布之广、 质量之优， 学费之低， 中小

学教育之普及， 即使最小的村野也设有

学校， 像怀俄明这样的农业州， 地广人

稀 ， 居住分散 ， 农 家 只 要 有 三 四 名 学

生， 政府便派教师到这些村子教授这些

孩子们， 因此， “即使最穷的人， 也不

能给自己做文盲找借口”。
1919 年底 ， 曾任云南省教育总会

副会长、 后一度代理云南省省长兼政务

厅厅长、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的由云龙，
由沪放洋， 实现二十年游美夙愿。 他于

除夕日抵温哥 华 ， 乘 火 车 五 昼 夜 抵 纽

约， 游历华盛顿、 费城、 波士顿、 芝加

哥、 丹佛等二十多个城市， 至 1920 年

暮春时节由旧金山乘 “中国号” 轮船返

国， 此次游历重点考察了美国的教育与

实业， 回国后撰写 《游美笔谈》 （云南

崇文印书馆 1920 年出版）， 详细介绍考

察美国教育之情形， 对于美国中初级教

育及社会教育尤为重视。
据他调查， 当时美国中小学义务教

育 最 少 8 年 （7-14 岁 ）， 最高达 12 年

（6-18 岁）。 美国教育的个性化、 多样化

体现在南、 北部及各州在学制、 教学方

针和教学内容上的差异。 如北部诸州实

行八、 四制 （8 年小学、 4 年中学）， 南

部则实行六、 三、 三制 （6 年小学、 3 年

初中、 3 年高中）， 而所谓六、 三、 三制

也不以生理年龄而是以心理量度法为标

准分级。 在选科制上， 中学多属分科教

授， 少则两三科， 多则十余科， 有国语、
外语、 商业、 农业、 手工、 建筑、 家事、
美术、 师范、 理科等， 除必修科目外，
有必要的选修课供学生自由选习。

城市学校重社会、 工业教学， 常附

设于大学。 乡村学校重农业畜牧、 四围

天然物产智识和技能之培养， 认为乡村所

受教育若与城市一律， 则与环境不相适

应。 譬如， 为使儿童所受教育与其所处之

境遇与将来事业相应， 伊利诺州某一乡村

小学， 除国语、 历史、 地理外， 设农产实

习科， 为奖励儿童作业， 又设种黍、 饲

豕、 养鸡、 园艺、 制作罐头各种俱乐部。
学校附近之田野， 为儿童作业之用， 猪

栅、 鸡棲相望。 但是， 乡村父母宁多费钱

财送儿童至城市就学， 教员也宁愿在城市

教学。 因此， 教育家们力主改良乡间学校，
提出改良之法： 择僻静地区建一联合学

校， 投以充足之经费， 建设宏大之校舍、
齐全其设备， 增加教员薪金。 当时全美公

立中学一万八千余所， 师范学校三百余

所， 职业学校六百余所， 高等教育机构

1041 个。 政府所拨教育经费 12 亿美元，
中小学经费 1880 年时为 7800 万， 1920

年增加到 8 亿。
欧战以前， 美国趋向文化教育、 公

民教育、 职业教育， 欧战后尤其强调文

化教育、 公民教育。 教育宗旨： “全国

儿童均有同等机会受同等之教育， 以发

达其能力人格到最优良之程度”， “公

民教育强调公民之常识、 社会义务之必

要； 职业教育则旨在养成人民均有独立

自营生活之能力； 文化教育在于使人民

于道德、 文化人格均齐发展”。 一战后

体育得到广泛重视， 因为一战征兵时百

分之二十应征者身体不合格， 于是战后

促进儿童健康组织接踵而起， 其中， 以

纽约医学 院 “改 良 学 校 儿 童 营 养 委 员

会” 为前身的全美 “儿童健康促进会”
最为活跃， 他们研究儿童身体状况， 组

织国立委员会研究解决儿童营养问题，
提出促进儿童健康法， 诸如要求全国所

有公立学校对儿童进行定期体检， 配备

常规设备称量体重、 身高， 订立标准考

察儿童身体营养及发育状况， 将儿童在

校健康状况记录连同学业状况记录作为

学校生活全部评价之标准， 应用于儿童

劳动之许可证的发放中， 并将研究、 实

验所得之结果， 通知各教育、 慈善团体

以资改进， 通过宣传， 唤起公众对于儿

童健康的要求， 教授公众保持儿童健康

之方法。
1925 年 ， 曾任江苏省立第三女 子

师范学校校长的钱用和赴芝加哥大学主

修教育， 1929 年秋归国后任江苏省教育

厅编审， 并在省立镇江中学、 上海暨南

大学兼课， 1931 年被任命为遗族女校校

务主任， 后任宋美龄秘书。 钱用和在赴

美之时曾抱两种使命： 考查欧美教育、
调查西方文化。 因为她赴美前的教育工

作经历， 钱用和尤其注重美国初中级教

育的考察， 利用各种机会考察芝加哥城

市和远郊的幼儿园、 小学、 中学乃至贫

儿教育、 聋哑人教育。 她认为美国教育

由 “自然教育” 进而 “生活教育” 进而

“环境教育”， 学校教育 “寓于天然环境

陶冶中 ， 使 人 生 于 生 活 上 感 乐 趣 而 奋

斗， 其环境不良者， 必设法改良之”。
芝 加 哥 大 学 实 验 学 校 ， 包 含 幼 稚

园、 小学、 初、 高中部， 以杜威的 “自
然教育” 为创校宗旨、 办学理念， 以养

成学生自主能力， 发展个性， 使之适于

团体生活 而 成 为 社 会 有 用 之 人 才 ， 而

“不特为大学教育之预备而设”。 她曾参

观芝城附近一所乡间学校， 该校设幼儿

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美国儿童的天

真活泼和好奇心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午

膳时间， 学生托盘自取食物， 谈笑而不

喧哗， “美人处处以人生自然天性， 须

以发泄机会， 于自然生活中守相当之秩

序。 我国学校因食时谈笑之嘈杂， 遂纳

自然天性于训练围范中”， 结果又 “默

然而食”。 膳后参观初中部社会科教学，
教师讲授埃及、 希腊文化， 并请钱用和

演讲， 她讲埃及、 希腊文化与中国古代

文化之比较。
她曾参观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 这

所学校只有教师一人， 学生十七人， 校

舍一幢， 一讲台， 一火炉， 图书室、 预

备室、 食堂、 休息室均在一处。 就是这

样规模的一所小学， 政府每年补贴 4 万

美元， 相当于中国当时一所大规模中学

一年的费用。 她参观一所职业学校， 该

校宗旨和课程设置的标准是： “个性”
和 “群性” 平均发展， 促进儿童特殊兴

趣和才能， 给儿童生活之知识、 技能与生

活上之自然、 快乐及满足。 个人活动和团

体活动时间均分， 丰富多彩的团体活动如

音乐队、 戏剧团、 新闻报、 运动会、 校市

等， 给学生创造与人共同合作的机会。 她

参观美国最著名的一所盲人学校， 该校的

地理教学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各种地图

均由学生创作， 用木块、 废纸堆成地图，
经纬界线、 山脉河流， 丝毫不紊。 感叹：
“天下无废人， 教育实万能， 于此益感国

内教育之重要， 亦即急起直追。 使有目者

不盲， 盲目者皆明， 教育之则更无贷矣”。
在她看来， 尽管美国教育经费非我国财力

所及， 但是美国学校之组织方法却可以借

鉴。 （钱用和 《钱用和回忆录》， 东方出

版社， 2011 年）
不可否认， 以当时的中国现实作参

照， 亲历美国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会将美

国教育理想化， 或者将自己的教育理想附

着在对美国教育的观察与叙述中。 实际上，
现实中的美国教育依然存在着现实与理想

相去甚远的矛盾， 问题层出不穷。
1943 年 ， 时为天津 《大公 报 》 驻

美记者的严仁颖， 跑到美国商务部纽约

办事处的统计室， 搜集当时美国的文盲

数据。 他被告知， 1940 年的数据还未出

来， 现成的有 1930 年的统计： 美国人口

9872 万多， 文盲 428 万多， 占全国总人

口的 4.3%， 其中白人文盲占文盲总数的

2.7%， 大部分文盲是黑人和其他各入籍

侨民， 其中 10-19 岁者占 3.1%， 20-34
岁者占 6%， 65 岁以上者占 9.7%， 文盲

比例与年龄成正比。 存在这些数量的文

盲在美国似乎无关紧要， 但美国人认为

文盲对美国的人力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次大战时， 美国征兵局根据应征入伍者

所填表格判断他是否文盲， 对于有文盲

嫌疑者， 则要对他进行测试， 譬如回答

“一头牛和一只老虎哪个大”、 “一个人

能跳十哩远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 竟然

发现有 15 万人测试不及格， 于是， 征兵

局设法在短期内进行扫盲。 1940 年底美

国征兵局统计发现， 有 35 万人用 「十」
「X」 代替签名。 而在需要大量技术人员

的现代化军队里， 许多工作文盲是无法

胜任的。 一战时， 美国每 100 个应征者

中有 5 个大学生、 4 个中学毕业生、 12 个

中学生。 二战时， 每 100 个应征者中有

11 个大学生、 33 个中学毕业生、 28 个中

学生。 可见两次大战之间， 美国普及教育

的进步速率。 （严仁颖 《旅美鳞爪》， 天

津大公报馆 1947 年发行）


